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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：我所认识的 “草药王”

蒋子龙

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恐惧，创造了许多美丽的神话。

由于人类对自己身体的崇拜和恐惧，最喜欢神化医生的职

业。

从古到今，每个时代都流传着一些神医的故事。但，于今为

烈。各式各样的神神道道的人充斥社会，预测疾病，意到病除，

无所不能，玄之又玄。我也曾接触过一些这样的人物，在没有见

到他们之前，只听传说，大体是相信的，对他们充满好奇和敬

意。一旦面对面地跟他们交谈，看他们治病，听他们的“带功

报告”，立刻充满了失望和疑虑，神秘性顿失。凡这类活动我都

不能坚持到底。

回想这许多年来，亲眼见过的奇迹只有一回———源年前，有
个朋友的姐姐患红斑狼疮陷于最后阶段的昏迷，形容枯槁，精气

神已散，被天津市最具权威性的一家大医院判了死刑，劝家属把

病人抬回去安排后事。

这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机缘我认识了杭州的中医大夫来春荣，

得知他又以诊治红斑狼疮擅长，便把他请到天津给朋友的姐姐试

试，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他见过病人之后说：“先吃猿副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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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她醒过来，苑副药之后能吃东西，春节前让她下地过年。”

当时距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。

来春荣有点漫不经心，却又说的斩钉截铁。让我这个引荐人

在旁边脸红心跳，无地自容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敢说这种大话的只

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神医，一种是骗子。而来春荣怎么看都不像是

神医，刚源园岁上下，既非医学院毕业，也没有祖传秘籍，据传
闻他不过是有奇遇，遇奇人，获奇方⋯⋯

根据我的观察，中国的医生一般说来都有两个特点：

一，不爱多说话，板着面孔，对不认识的病人问十句也未必

肯回答一句。

二，开处方如同鬼画符，希望能让病人“鬼打墙”或“鬼

迷心窍”，只有收费和发药的“小鬼”才看得懂他们写的东西。

倘你碰上一个不是神医却会神聊的家伙，从古到今，从神到

人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⋯⋯那你就要小心了。这很有可能是巫

医、术士，或顶多是个三流医生。

病人对医生的话最为敏感，听得最认真，分析得最透彻，联

想最丰富。有一句话说的跟实际情况不符，就会引起病人的猜

忌，或者造成心理负担，或者对医生失去信任。

所以聪明的医生不多说话，以沉默藏拙，掩饰自己的不懂和

没有把握。非讲不可的时候也只讲自己精通的和有把握的知识，

或者贩卖医学常识。不涉及具体细节，不打赌，不猜测。

来春荣正好相反，几乎是口无遮拦，有问必答，答则语气坚

定，绝不模棱两可，吞吞吐吐。比如他问我：“人都是怎么死

的？”

我说：“你是医生，这个问题理应由你来回答。”

他似乎就等着我这样来反问他，其实他在问我之前早就有答

案了：“世界上的人死于三种原因。一，被医生吓死的，有些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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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于人体原无大碍，经医生一吓唬，病人经常想哪个部位哪个部

位肯定是要出问题了。二，吃错药吃死的，药之所以能治病是因

为有毒，误服、错服自不必说，即便开始是对症的药，每个人情

况不同，身体的状况千差万别，病情千变万化，而现在的药变成

了机器的标准件，千人用一个方子，万人吃同一种药，应该随着

人体、病情、时令不断变化的药反倒成了以不变应万变，焉有不

中毒的道理？无非是有的急性中毒，有的慢性中毒。三，乱吃营

养品吃死的⋯⋯”

如果说，对他的许多观点一时还无法验证的话，那么验证他

在病人家属面前吹下的大话可是太容易了。猿天、苑天，半个月
很快就过去了，朋友的姐姐果真像来春荣许诺的那样，准时而有

节奏地一点点康复起来。一年后重回外贸行业，现在满面红光，

活得忙碌而得意。

这不能不说有点神。能如此地起死回生，大概可以算作是神

医了吧？

当病人称他为救命恩人，对他千恩万谢的时候，来春荣又显

得有点漫不经心。我从旁观察他，他不是傲慢，不是故作矜持，

而是一种不经意，不太看重这个，不想拿这件事情刻意渲染。

说明这样的事情他经得多了。或者说经他的手救活过不少

人。

救人一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

这就是医生为什么容易被神化的原因。

疾病的方式无穷无尽，且富于扩张性，仿佛使整个世界都在

逐渐萎缩。正是疾病的强烈，突出了医生的价值。强大有效的治

疗，使真正优秀的医生有了高人一等的乐观和自信。

人们越是相信他是神医，心就越容易变成一扇空门，打开来

迎接他，他医治起来会更容易些，真的就有可能成为神。神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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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的，人们愿意信奉什么，就会造一个什么样的神。

由于我对来春荣这个人发生了兴趣，这些年来就一直关注着

他的行踪。他以杭州作为大本营，在北京、天津、沈阳、广州、

上海等许多城市设立医疗点，或跟当地的医院合作，用大卡车载

着草药向全国发送。眼下城市里的许多国家医院萧条，他一去病

人就排长队，既救了病人，又救活了医院。他把每个月的时间分

成几段，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⋯⋯

我相信，中国有绝招儿、能治绝症的好医生有的是。但像来

春荣这样确有绝招儿，又善于经营自己绝招儿的医生就不多了。

所以他发了大财。他有了钱，就更有条件舍医舍药，做种种好

事，医术就被传得更神，连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头头，都慕名请他

给看病。

看看，一个神医就这样诞生了。你认为他不是神，有人相信

他是神，他对你不灵，对别的人也许就灵。一方神灵保佑一方百

姓，一方百姓守着一方水土，所以天下的神灵很多。

据说，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布过求医的“皇榜”，谁若能征服

红斑狼疮、癌症和艾滋病中的任何一种绝症，就为谁在联合国卫

生组织的大楼前竖一座铜像。来春荣曾向我表示过他志在必得。

当时我认为这不过是“草泽医人”的口吐狂言，现在却愿意真

诚地预祝他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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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子：天下何处不寻君？

一架从香港飞往杭州的国际航班，穿云破雾，从九万里晴空

扶摇直下，朝着杭州笕桥国际机场的主跑道俯冲而来。大地隐

现，地面在渐次放大。若垂天之云的机翼下，江阔云低，断雁西

风之中，江南的山水，西湖的美景，游弋在钱塘江面上的客船，

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地凸现在人们俯瞰的视野里。

香港某集团公司总裁邓先生从头等舱柔软的高靠椅上直起身

来，斜着身子凝视坐在一旁的太太和纤弱染病的千金，不由得长

长地舒了一口气。风尘仆仆，千里寻君，他们终于飞抵苦苦寻觅

多年的终极之地———杭州。

邓先生一家并没有下榻于杭州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，也没有

马上到西子湖畔亲近一下曾经在梦里画里拥有过的人间天堂，一

出机场，邓先生轻轻一挥手，叫过来一辆高级出租车，向司机展

示了一张小纸条，上边写着：“杭州萧山市浦沿镇来春荣大夫”。

出租车司机似乎已经不止一次经历这种事情了。他拉上邓先

生一家，从笕桥国际机场驱车城里，过断桥，绕西子湖边环湖而

行，出虎跑，沿猿园年代茅以升教授修建的钱塘江大桥，风驰电
掣般地往萧山市浦沿镇疾驶而去。

人们不禁会问，一位大名鼎鼎的香港大公司的老板，不辞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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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，举家来到江南水乡寻访一位普通的草药郎中，是省亲？是谢

恩？是洽谈合作项目？抑或⋯⋯

其实，一旦抖落开这桩事情的始末原委，还有几分传奇色

彩。

几年前，邓先生的小千金刚刚步入豆蔻年华，突然低烧不

止，几乎用尽了世界上最好的退烧药和抗生素，仍然毫无效果，

辗转港岛和内地求医，病因始终查不出来。最后被英国一家大医

院确诊为胶原性疾病。大剂量的激素一冲，持续数月的低烧终于

复归正常。然而，医生的诊断确有几分残酷：系统性红斑狼疮。

这等于给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判了死刑———迄今为止，人类对这

种被称为“第三癌症”的世纪绝症，仍无良策，其死亡概率之

高，仅排在癌症和心脑血管病之后。即使在治疗红斑狼疮技术已

步入国际先进行列的世界上一些著名医院，其治疗手段仍旧是以

激素为主打项目。毋庸讳言，这是人类医学界尚未跨越的一道高

高的医学门槛。

然而，香港作为亚洲经济和信息之都，在人类蔚蓝色的地球

村里的辐射范围之广，是世上许多大都市所无法媲美的。何况邓

家拥有万贯家产，并不乏为女儿选择一流医疗条件的经济后盾。

于是，他们携女儿频频飞赴英伦三岛、莱茵河畔、凯旋门下，找

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她治疗。可是，治疗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

望：女儿的病情除基本控制之外，许多生理化验指数都在正常的

临界点之下，随时潜伏着恶“狼”跃出羁拘之地，再次肆虐的

危险。因此，他们不得不将最后一缕希望的目光由海外投向中国

的山坳，到内地寻找身怀绝学的名医。辗转于京、沪、穗三地，

时间一天天过去了。后来，他们渐渐发现，中国医家的治疗效果

与国外的名医相比，也不过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。

“我家小女真的劫数已尽，再无药可救了？”邓老板多少有

远 江南草药王



些绝望地询问广州某大医院的一位专家。

“红斑狼疮是一道世界医学难题。西医已使尽浑身解数，只

能如此啦⋯⋯”专家怅然喟叹之余又说：“不过，我建议你看看

中医。”说着，专家随手拈来一张纸，匆匆地写下了来春荣的名

址，喃喃说道：“在病号圈子里，深传此君治疗效果不错。我与

此人未曾见过。据说是一位民间草药医生，你不妨试试⋯⋯”

于是，便有了邓先生一家的杭州之行。

与著名的六和塔隔江相望的浦沿镇来春荣疑难杂症民间秘方

研究所，使住惯了国际大都市的邓先生不免有些失望，这里没有

窗明几净的水榭楼阁，更没有白衣天使穿梭忙碌的医院氛围，一

张坐堂桌前，围满了南腔北调的匆匆过客，举目望去，通往这幢

江南小阁楼的路上，看病的人却络绎不绝。

不过，接下来的情景却让邓先生心绪顿时亢奋起来。

长长的挂号等待，终于轮到自己的女儿了。身材魁梧却又有

些其貌不扬的来春荣大夫，从病号的重围中抬起头来，那双被脸

上笑浪淹没得只剩一条缝的小眼睛，斜睨了邓家小千金一眼，没

有询问病史，也没有看诊断单据，便开始诊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

非常自信地款款说道：“你家千金患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，尿中

有猿个左右的加号，不过没关系，吃我的草药，我保准服一个月
后就开始往下减⋯⋯”

说得好准。邓先生先是一愣，继而肃然而生敬意。

他们在杭州住了下来。

一个月时光匆匆走过。他们到当地的一家大医院去化验尿常

规，果然如来氏所承诺的那样，女儿尿中的蛋白加号开始下降

了。

邓先生手持化验单，连称：“神奇，神奇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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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段求医的日子里，邓先生发现，在神州大地，千里迢迢

寻找来春荣的，自己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⋯⋯

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财政局的王亚丽女士，在丈夫的搀扶

下，步履沉重地走出西安市最著名的医院，回望初春的斜阳将自

己的身影长长地显影在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冻土上，一泓酸楚的泪

水从她的眼帘簌簌地流淌下来⋯⋯

泪眼迷蒙之中，她觉得眼前一片恍惚。春天的太阳在殷红光

晕的环抱下，似乎在一点点浸润喋血，她的心也在滴血。

喋血悲歌大抵从欢乐而始。

公元员怨怨愿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过，沐浴在新年肇始祥云之
中的王亚丽一家，正在默默地祝祷来年清静平安，好运降临，她

们那个宁静温馨的三口之家的屋脊上，突然飘来了一簇黑色的阴

霾。

素来身体强健的她，一夜之间遽然低烧不止。先住进留坝县

医院，然后再急送市人民医院，可是圆园多天过去了，仍然低烧
不退，甚至每天一百余元一针的进口药“菌必治”注射下去，

也丝毫不起作用。西医大夫也颇感惊诧，在查不出病因的徒劳无

功之中，建议她出院回家吃吃中药。老中医依然用泻火退热来

治，又是十多天拖延过去了，连住院费一起，花了近万元，却讨

不来一个公允肯定的说法。

“上省城去，我就不信查不出病因来！”丈夫在焦虑之中把

手从空中劈了下去，果断地带着她乘车出褒斜栈道，过大散关，

直奔省城西安。通过一位亲戚的帮忙，住进了西北地区最著名的

医院——— 一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。

也许因为当时她体内的狼疮细胞并不活跃，尽管医生早就怀

疑她患的是红斑狼疮，但住院两周仍查不出一个子丑寅卯，即使

愿 江南草药王



进行皮肤切片取样也未捕捉到。直到第猿周才查出病因，确诊为
系统性红斑狼疮。一旦病因明了，医生治疗起来自然有一套轻车

熟路的方案。采取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“冲击”疗法，大量挂

掺有强的松的点滴，每天服员园片激素，果然不出一周，低烧退
下来了。

住院到第四十多天时，王亚丽从内心非常感谢部队的医生将

她的病情控制住了，可她却吓得不敢照镜子。年初那张清秀俏丽

的脸庞已经不在，一张典型的激素脸突兀地展示在病房走廊里，

令从老家风尘仆仆赶来看她的亲朋好友面面相觑。而且，冲击疗

法使她的身体虚弱，走起路来，双腿就像注了铅块，蹒跚而行。

主治大夫告诉她，可以出院了，再治下去也是这个样子。

她怀着几分凄然离开了西京，并给远在新疆石河子农场教高

中的父母写信，告诉他们自己得了红斑狼疮这一世纪绝症，治愈

的希望不大，不知哪一天死神就会游荡到他们家的屋顶上，将她

带走⋯⋯

关山远隔难断骨肉亲情。

读着女儿几近绝望的家书，蛰居西域一隅的高堂白发惊愕失

色，长夜难眠。他们在绝域边地开始艰辛地为女儿寻医访药。

当惶遽的心潮渐渐平静下来，王亚丽父亲的同事提醒他，你

真是老眼昏花，忘性太大了。缘年前，我们学校有一个高二女
生，不也是患了红斑狼疮，花了不少钱，后来她的父亲从《法

制日报》的连载上，得知北京京都医院有一个叫来春荣的草药

大夫，捉“狼”有绝学，便携带女儿千里迢迢进京找他，在那

里住了源个多月。回来后，又继续服了半年的草药，不仅病情完
全好了，而且还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，现在已经毕业工作了。

“对啦！我咋把这事忘了哩！”他埋怨地拍了拍自己脑袋，

当天就给老家陕西发去了特快专递。除给女儿一种慈父慈母般的

怨引子：天下何处不寻君？



慰藉外，还在“北京安德里大街京都医院来春荣”几个字下方，

重重地划下了一道红线，祈盼着能驱散女儿命运天空里的符咒，

将一条生命童话的热线连接起来⋯⋯

接到父亲来信的当天晚上，王亚丽便在丈夫的陪同下，连夜

赶赴北京。

缘月员愿日上午下车后，夫妇俩一口饭没顾上吃，就急不可
耐地直奔京都医院。然而一踏进医院的大门，却让他们大为失望

了，来春荣疑难杂症专科门诊已于去年年初搬走了。至于栖身何

处，落脚何方，不得而知。王亚丽一连问了几个医生，人家都一

脸茫然地摇头，她那绝望的泪水哗地流了出来。千里寻医，竟杳

如黄鹤，令一对从秦岭山麓里走出来的夫妇怎一个愁字了得。

一位年近半百的男大夫似乎很怜悯这对夫妇的际遇，他扶了

扶鼻梁上的眼镜，站了起来，安慰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据说，来

春荣仍然在京城坐诊。我带你们去见一个患者，她或许知道来大

夫现在的地址和电话⋯⋯”

那位热心的大夫带着王亚丽夫妇来到京都医院的治疗室，将

他们介绍给一位曾经找来春荣看过病的女患者。那位女士说，我

现在与他联系已不多了，不过，我们老病号圈子里，仍有不少人

在他那里看病，知道他在哪一个医院。我帮你们打听一下。

人家给他们夫妇留下传呼，答应晚上一定给他们一个结果。

王亚丽夫妇在京都医院旁边的一个小客栈里住了下来。哪里

也不敢去，一心等着那个给她带来希望的热线电话。

晚上员园点，女病号的传呼终于回应了。来春荣就在北京，

他的热线咨询电话是：远愿圆员苑远怨源。

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冥冥安排吧，千里寻君终有相识之缘。等

王亚丽接通来春荣的电话时，才知道明天恰好是他在京城坐诊的

最后一天，下午便要飞离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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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亚丽夫妇绷紧了数日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。

翌日清晨缘点，一抹朝晖从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，渐渐浸红
天幕。王亚丽夫妇披着新的一天的太阳，匆匆向来春荣坐诊的医

院走去。

希望的霞光笼罩在他们命运的头顶上。

泱泱中华，东西南北，寻找萧山来春荣的岂止一人！

浩浩苍生，将亲朋好友的生命托付草药大王的何其之多！

杭州市江干区农机公司的孔建华女士去年缘月患了心包积
液，到浙江著名的邵逸夫医院住院治疗两个多月，心包积水一度

达愿怨圆毫升，抽积水后于愿月初出院，然而不到圆园天，病情再
度恶性发作，再次住进邵逸夫医院，经过活检被确诊为狼疮肾。

远在泰国曼谷定居的姐姐发现弟弟一家已经半年没有来信了，甚

为惊讶，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，便写信来询问，方知弟媳患了

不治之症红斑狼疮。她那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，旋

即发快件告诉弟弟一个惊人的消息：就在杭州萧山浦沿镇有个叫

来春荣的草药郎中，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，尤其对红斑狼疮有

很深的造诣，在泰国华人社会颇有名气，连泰国王室都知道他的

大名。叮咛弟弟一家赶快去找这个医生。

咫尺天涯。天涯咫尺。一个医疗信息居然在国外兜了一个大

圈，又返回到西子湖边钱塘江畔⋯⋯

谁说天涯无相知，天下何处不寻君？！

笔者与来春荣的相识，也缘于寻找。笔者曾经有一位生死相

知的朋友，不幸罹病，被确诊为红斑狼疮，员怨怨缘年初春时节，

突然从遥远的边地打来电话，说杭州萧山的来春荣就在北京开专

科门诊，让帮助寻找。来春荣何许人也？电话那边曰：在红斑狼

疮群族，大名鼎鼎的捉“狼”神手。遂开始了众里寻他千百度

员员引子：天下何处不寻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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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追寻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最后发现来氏却蛰伏安定门外京都医

院简陋的房舍里。相识之初，笔者抛下豪言，倘能治好朋友之

病，便为他写文作传。

遗憾的是上苍不公，天不假以时日。她断断续续服了猿个月
草药后，却因忌口截断营养悖于西医理念，而中断了治疗，改投

别的医生，两年之后溘然辞世。悲恸之余，为了与她一样红颜薄

命的天涯沦落人，从此再未放松对来氏的追踪和采访，祈愿通过

全过程全方位的俯瞰和解剖，最终佐证来春荣是良医还是庸医；

是江湖骗子，还是一代江南草药王？

于是，便有了长达猿年的追访，有了员园园多例患者的个案，

有了圆园多个小时的录音带，当然也就有了这本书。

圆员 江南草药王



第一章摇钱塘少年梦

太虚寥廓，肇基化元，万物资始，五运终天。

———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

钟灵毓秀之域

世纪之末的黄昏正在一天天向我们逼近。

沉浸在血色苍凉的历史暮霭里，不知浮躁的国人是否拷问过

自己的灵魂：我们从哪里来，又将到哪里去？

千古如斯，无数的传说一直就没有确切的回答，众多的名家

典籍也奢望破译这一密码：人类神奇智慧的边界到底在哪里？人

的主体与大自然客体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根沾着血水的脐带？

然而，一天天走向成熟和文明的人类，终于痛苦地发现和承

认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坚硬现实：人类最不了解的恰恰是自己。

截至目前，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。

《周易》云： “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

生。”

《圣经》说：“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大地却永远长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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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祖慧能曰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

芸芸众生说：“一方水土一方人。”

当人生的苦旅一步步接近最后一座客栈时，他青春的热血已

随着灿烂黄昏的来临而冷漠、凝固，乃至消失。蓦然回首，无论

是显赫天下的哲人耆宿抑或碌碌一生的黎民苍生，都将自己眷恋

的回眸投向了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。

但是，犹如一条发轫于世界屋脊的大河，从它出走之日，便

意味着永远踏上了一条不归之途。同样，一个天涯游子似乎也永

无精神的家园可回了。可是，故乡的影子却覆盖了他辽远的生命

之旅，冥冥之中影响左右着他的生活和思考。

当本书的第一个聚焦在来春荣的身上定格之后，我们不妨将

阅读的兴奋点暂时冷却一下，回望一下曾经给予他慷慨惠赐的钟

灵毓秀之地。

来春荣的家乡坐落在钱塘江之滨的杭州滨江区浦沿镇，与月

轮山上的六和塔隔江相望，乃杭州通往诸暨方向的西南大门。横

亘于浙江境内的第一条大江便从他们家门前流淌而过，这条发轫

于安徽省皖南地区休宁县六股尖的大河，全程远园缘公里，由上游
的新安江、富春江汇合而成。从太空中鸟瞰，其走向呈“之”

字折叠形，故称“之江”，浙江省的省名便由此而来。烟波浩淼

的江水流经杭州湾时，江阔身狭，呈喇叭状，每年中秋月圆涨潮

之时，倒灌的海潮在江波浩瀚的江面上形成了气势磅礴的钱塘江

大潮，伫立在高高的江堤上举目远眺，陡涨的江潮时而像一支从

古战场奔涌而来的滚滚铁骑，挟长风，踏烈日，浩浩荡荡，席卷

九州，气吞山河；时而像湛蓝的秋空里西风遽然长啸，乱云飞

渡，山雨欲来，云低江阔的筏子舟上，倏地一记惊雷撕裂云罅，

雷鸣电闪，惊天动地；时而如严冬时节的珠峰雪崩，惊涛腾空，

雨雾飞扬，张着巨型的饕餮之口，将滩涂上观潮未及逃走之人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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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地一掠而去。其澎湃之状，其雄浑之美，堪与世界上最著名的

巴西亚马逊河的海潮媲美。

而猿园年代由中国著名的桥梁大师茅以升教授设计督造的钱
塘江大桥，却似一道江上飞虹，飞架南北，将来春荣的故乡与美

丽的西湖景色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从来春荣降生到这一

方水土那天起，便沾染了人间天堂的烟云雨露，灵光仙气。

其实，仰望历史的星空，受一湾西子湖水浸润泽惠的又岂止

一个小小的乡间草药郎中。

遥想千年，疏浚河道，治理水患的大禹便在这片蛮荒之地留

下辉煌的业绩，有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的一代秦王也留

下了东巡的足迹；当奴三载逃出吴国的越王勾践，就将这块热土

当作自己卧薪尝胆雪耻报仇的最初领地，终以“吴王金戈越王

剑”名垂青史，而用羼弱女子的绰约天姿倾国之色换来一壁江

山的浣纱女西施，却在吴国破城之际，跟随恩师范蠡，亦情人亦

师长，以一叶乌篷船荡舟富春江上，洗却千古亡国之恨，然后悄

悄地隐居在这片青山秀水之中，寻找自己人生和灵魂的最后归

宿；而环湖四周，中国的佛、道、释三家似乎都在对峙中和平相

处，分享这里的一城喧腾或一角秀色。且不说俯瞰众生，超渡红

尘的天下第一古刹灵隐寺那响彻九州的晨钟暮鼓；就连飘逸洒脱

到家的道骨仙风也占据了整整一座葛岭，第一个迎接钱塘江和西

子湖的日出日落。以忠君报国流芳百世的岳穆王，也在这里寻找

到一席之地，让世世代代游览西子湖的天下苍生在踏浪而行一览

波光潋滟之后，再多几分生命的沉重，多几分沧海桑田的悲怆。

至于中国的文人仿佛都祈盼将自己的文化人格滞留在这一片湖光

山色之中，在中国文坛、画坛上辉煌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谢灵

运、吴道子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林逋、徐渭、石

涛、八大山人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壮游的足迹和千古绝唱。一道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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堤和苏堤今天看来似乎并不雄伟壮观，却在中国历史的莽原上，

留下两道让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引以自豪的生命轨迹。断桥残

雪，雷峰夕阳，作为饮誉千古的历史童话的载体，毫不吝啬地为

采药行医的白娘子和许仙奉献了一湖碧水。断桥和废墟之美，梵

香盘钟与道骨仙风对峙，雄睨天下的国学大师与云波诡谲的神话

传说同在，轻灵似纤纤少女的西子湖与粗犷如蛮野壮汉的钱塘江

相依，构成了这片钟灵毓秀之地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⋯⋯

虽说五千年的钱塘江仍然是芦荻悠悠，涛声依旧，但是五千

年的岁月烟云、历史雨露却沐浴着这里的一方厚土，滋润着在一

片酷烈的“西风”中的枯萎断绝的中华民族的史魂、诗魂和精

神之魂，李叔同、鲁迅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金庸就是从富春江、

钱塘江流域走了出来，在中国贫瘠的山冈上留下了一片文化的森

林⋯⋯

在这块山水如画灵性游荡的土地上，出现像来春荣这样的乡

间奇人绝不是一种偶然。

神秘的谶言

也许，上苍对红尘中每个生命的赐予并不是完全公平的。在

天象学的轮盘上，我们每个人出生的那一刻代表着什么？由于星

宿的方位和天干地支的遥相呼应，冥冥之中究竟隐含哪些无法破

译的密码？岁月的烟雨尘埃全息缩影在人类生命底版上的到底是

一种什么样的成像？为何一个个可疑的瞬间总是被个别悟性和天

赋极高的神童所独有？迄今仍旧是一个难解之谜。

公元员怨缘员年农历二月十七日，孟春肇始，桃讯吐艳。来春
荣出生在钱塘江边上一个家道中落的渔民家庭。母亲十月怀胎，

按预产期应该是头年的十一月份，可是来春荣却迟迟不肯走出母

远员 江南草药王



亲那原始温馨的天宫。家人以为是怪胎，早死于母腹。可是，接

生的张老婆子通晓易经八卦，尤其精于指纹学。这位年逾八旬的

乡下怪人，只要看一看孕妇的指纹和腹部的妊娠纹，就能知道生

男生女。当来家正为已延期猿个月不出母腹的胎儿忐忑不安时，

张老婆子抬起孕妇的右手掌一看，喜色溢表地说：“恭喜！恭

喜！来家这回要生贵子哩⋯⋯”

来氏家族怀着且喜且忧半疑半信的心境等待着那个最后时刻

的降临。

家里早把各种接生所需的用具准备齐全，锅里的开水烧了一

次又一次，可是这个孩子在出生前注定要与所有的亲人开一次玩

笑，姗姗来迟，不愿踏入人世间生与死的门槛。接生的张老婆子

从白天就恭候在产床前，忙得手慌脚乱。产妇一阵阵宫缩，一阵

阵呼天叫地般疼痛，又一次次趋于平静。到了夜里，张老婆子疲

惫地坐在产床前的木椅上打起了瞌睡。

夜色阑珊，街市上死一般的岑寂。连好管闲事的家狗都已经

沉沉地睡过去了，只有不远处的钱塘江涛声拍打着两岸的干堤围

垸，催促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。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似乎生与

死总是在黑色的甬道里完成最后的交接。

蓦地，不知哪里传来一阵婴儿尖啸的哭泣，将张老婆子从睡

梦中惊醒。她的手下意识地伸进了包袱里抓住冰凉的产钳。可睁

开眼睛一看，一切依旧。怀胎员猿个月的产妇依然安详地睡着。
“你们家的油灯咋这么刺眼。”张老婆子突然捂住双眼询问

道。

“没有呀，我咋感觉不出来。”守候在一旁的奶奶喃喃说道。

张老婆子捂住双眼的手指露出一条缝，摇摇头，肯定地说：

“不对！不对！你老眼昏花，没看得出来⋯⋯”

奶奶看见昏暗的油灯忽然“滋”地一亮，连忙说：“是有些

苑员第一章摇钱塘少年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